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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阿库乌雾生存个体的话语诉说功能受到

现代汉语强度削弱、挤压、排斥与整训，进而局部无

能或整体缺失，表现在其民族语言的同化、濒危，甚

至消失。其实这只是表象，是囿于诗人民族身份所

得出来的表象。在当代生存体系中，知识与权利、

道德与亚信仰（信仰的缺失导致泛信仰、滥信仰，甚

至以对金钱、功利的顶礼膜拜是一种信仰）、大众工

业与消费文化等时刻压抑、规训着每个主体，而现

代汉语为了适应这一“发展语言”的步伐，需要自我

规范，对少数民族语言的同化和整训似乎又是迫不

得已而不自觉的。彝汉双语诗人阿库乌雾的话语

功能一出场，就面临着双重语言暴力的规训，是“标

准化”下的标准化，“规训”下的规训。

此时，诗性思维的召唤与建构，就显得尤为关

键、重要与迫在眉睫。除却对当代汉语体系的反规

划这一表层意义以外，更有利于与当代生存主体一

起对体系本身进行反思、批判，进而有望建立一种

能够与社会意识形态下所规训成的以追逐感性利

乐为主要特征的潮流所抗衡的审美体系，从而实现

审美超越并守护自我存在的家园，修复主体在追逐

物化利益中所丧失掉的诗性语言，从而为“诗意地

栖居”提供可能。

一 诗性出场：话语功能的行使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如果承认海德格尔“语

言是人类存在之家”的论断，再与马克思在《德意志

意识形态》中指出的“语言是思维的直接现实”一

起，进而认同他的另一名言“人，诗意地栖居”就显

得顺理成章。思与诗构成了人类基本活动两大主

题，思必须借用诗来显现，而原初的话语即“诗”一

旦被“思”所征用，又反过来制约了思的整个发生机

制。“心为志，言为诗”，语言为思提供了本质性的媒

介，而诗歌又成了语言的载体，诗性思维维护着整

个人类精神家园，谈论诗歌，就是谈论人类自己。

阿库乌雾认为中国当代诗歌的失重与“拥有伟

大的诗性智慧和悠远的诗歌传统的诗歌和拥有约

占世界总人口的21%的东方大国的身份是极不相

称的。”[1]在相承了孔子“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

可以怨……”诗学传统的同时，也可算作对要把诗

人逐出理想国的柏拉图的一种呼应，至少，柏拉图

已经认识到写诗是一件严肃的活动，诗人也就应严

肃对待。正是诗性思维在生存体系中的作用日益

凸现，为生存话语的出场披上了可视的外衣，才有

了海德格尔的“语言是人类之家”，进而为“人，诗意

地栖居”提供了可能。卡西尔在《人论》中更是提

到：“历史学与诗歌乃是我们认识自我的一种研究

方法，是建构我们人类世界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工

具。”[2]也许卡西尔说的少了一丝“诗意”，但非诗性

主体却更易接受。可诗歌对诗人来说，已远非工

具，而是自我存在的替换与实现。如果假定在语言

的背后必定隐藏着语言的主体（这里对语言和人类

的先后关系不做论），那么在诗歌的背后也肯定存

在着诗性主体，诗人是以诗性出场的。

“所谓文学性，换言之就是诗性……它隐含着

一个民族形成之初的原始记忆（神话、仪式）、原生

语言（母语的形成）及思维的始基状态（诗性思维萌

芽）……诗性集中表现着一个民族情感力量的最大

深度和智慧生命的最后高度。……诗性又让人更

自觉地发挥人自身的主观创造力，不断开掘、拓进

双重语言暴力下诗性的敞开*
——阿库乌雾诗歌中话语功能的行使及现代意义

彭成广
（西南民族大学 文学院，四川 成都 610041）

【摘 要】彝汉双语诗人阿库乌雾的生存个体话语诉说功能一“出场”，就不仅遭受着现代汉语强度削弱、挤压、排斥与整

训，也正与现代汉语一起经受着全球化、规范化、工业化，标准化等权利“发展”语言的规训，是一种双重甚至多重“语言暴力”。

面对这一尴尬处境，诗人通过诗性思维的出场来行使话语功能，在日益失语的处境中进行话语权追寻、把捉，从而实现民族性

的超越，语言的超越。以极具代表性的“第一母语”的遭遇来昭示着汉语的命运发展，可以为当代汉语生存体系树立一个明确

的参照坐标，起到警示性的作用，进而修复主体追逐物化利益中所丧失掉的诗性语言，为实现“诗意地栖居”提供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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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抵达人类文明可能的新领域，以及人的精神生命

的新境界。”[3]

阿库乌雾所秉承的诗性，无疑是为了区别于被

时下所挟逼的潮流性即“标准性”，“这种民族性包

含着一个民族形成之初的原始记忆（神话、仪式）、

原生语言（母语的形成）……”一旦用诗性做贯穿，

“民族性”也只是个相对的概念，不能局限于本民族

上，而“发言为诗”，语言从一出场就存在，诗性思维

也必须借助于语言来体现，进而为诗性思维在话语

功能上的出场提供了条件与场所。

话语是一种柔性暴力，其致命性丝毫不亚于类

似瘟疫等毁灭性灾难，它以集体无意识的姿态出场，

时刻渗透在公共意识中，使得主体的思想与价值等

时刻处在被同化、规训、征服的危险中，呈现为话语

单一化、平面化、程式化，进而破坏了人类诗意地栖

居的住所，世界陷入空前的紊乱，如表现为生存主体

倍感精神层面的空虚、焦虑、浮躁、价值信仰的缺失

等，“诗人如何获得话语自主权的焦虑，也是对20世

纪中国对西方全方位的复制造成“自性”丧失的担

忧。”[4]所以，阿库乌雾坚持建构自我话语的真正意义

就在于为自性的丢失做一次有力的追寻，“从纷繁复

杂的话语表象中寻找生存真相的努力。”[5]

阿库乌雾的诗歌表现了对语言本身极大的“贯

注”，仅在《阿库乌雾诗歌选》中就出现了106处与

“语”有关的文字，在诗人这里，语言得到了生命般

的呵护与珍视，成为了实现生命体验的形式，通过

创建或者说衍生新的话语功能，以原创的话语，特

有的修辞方式来建构、呈现自己的诗性之思。福柯

说：“借用语言及其运用技巧以实现生存美的目标，

是从尼采和马拉美以来的作家和思想家们所总结

出来的宝贵经验。”[6]

……/我们只面对语言/我们试图超越语言/我

们用不同的语种毅然击中对方/我们拥有各自语种

的民族陷入空前的绝望/…… ——《诱惑》

阳光于肉体间/穿针引线 肉体努力/将路还原

为泥为石/并与泥石为伍/语言在别处刀耕火种/木

制的家俱 即刻/毁于一炬/……/用生动的语言/掩

盖一些物体的真实/带毒的菌类/…… ——《透影》

语言本质上是归一的，肩负着去蔽的任务，短

暂的“划分”只是为了规范交往，但彻底的分离就是

遮蔽，“各自语种”，便是分离，便会“掩盖了一些物

体的真实”，掩盖了世界的真实，失语的命运就在所

难免。由此，阿库乌雾借用了生成性极强的语言文

本诗歌，想通过语言的建构与超越，通过“特殊的话

语”来达到“元语言”，实现生存美的替换，抵达审美

的永恒，进而有望“诗意地栖居”。“肉体努力/将路还

原为泥为石/并与泥石为伍”，其实就是获得了新生，

“语言在别处刀耕火种”了。

世界 可那多产的女人/早已用语言和看不见

的绳索/硬将你捆缚于那弯曲的/锅庄石/……

——《童裙》

血液 语言一样流淌/巫师把玩着语言的魔方/

在日月的鼓沿上/在女人的头帕上/……/只有语言

的龙虎/卷起狂飙/……/行咒 逃离语言的藩篱后/

不再伤害他人/于是 不再伤害自身 ——《行咒》

在虚拟的结局之外生辉/合同成为语言最后的

功能/替身是我们最早的伴侣/用咒语和祷辞一并捆

扎 ——《替身》

语言如绳索、如龙虎，时刻束缚着人类，“虎视”

着人类；同时，语言如血液，滋润着人类，养育着人

类，“逃离了语言的藩篱后”，“于是/不再伤害自

身”，人类连自我伤害的能力也没有，当然也就没有

了生存的能力。可对语言的任意划分、冷漠与忽

视，规划与征训，势必使得语言反过来规训“规训

者”，主体成为了“合同”下的奴隶，至此，语言失去

了活的本性，人类也变成了僵硬呆滞的奴役者，丢

失了自我，只能在“替身”中不断的寻找，走向毁灭

性的“生长”。语言，在诗人眼中，已不再是没有生

命的工具，而是生存的替代实现。

从语言中寂灭/从语言中苏醒/毕摩的手骨瘦如

柴/毕摩的手经络如流

——《寒夜——历史及未完成的叙述》

有声的无声的语言/滋生传说 滋生寓言/滋生

世界及世界之外不可/……/寻觅语言以外/另一种

温床/成为城市及城市生灵/最后的信仰/可别忘了

配备干燥剂！ ——《倒影》

对语言的崇敬在此体现得淋漓尽致，洞悉了语

言的“巫师”，必将为自己的先知付出代价，“毕摩的

手骨瘦如柴/毕摩的手经络如流”，在语言中进行着

生生死死，幻幻灭灭。语言就是生存本身，离开自

己的肉体寻找“一种温床”，丢失掉了滋生一切的语

言，只有泪流成河，所以诗人说“可别忘了配备干燥

剂！”“为了成为我们人之所是，我们人始终被嵌入

语言本质中了，从而决不能出离于语言本质而从别

处来寻视语言本质。”[7]

二 诗性敞开：新话语的建构与实质
（一）建构：基础与表现

语言的压力一旦在阿库乌雾身上体现出来，就

为诗性话语功能的出场提供了基石。一方面，相对

封闭的地域保全了诗人相对完整的民族身份，在来

彭成广：双重语言暴力下诗性的敞开——阿库乌雾诗歌中话语功能的行使及现代意义 ·· 63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22卷

势凶猛的大众工业文化横冲直撞之际，为自我的话

语体系设置了一道天然的屏障，并与诗人高度自觉

的建构意识一同维护着诗性思维的生长；另一方面

身处多岔路口的诗人不再是单纯的民族身份与视

野，他在自身话语系统的召唤之下而不偏执固守，

自觉地接受多元话语的冲撞与洗礼，在双重甚至多

重语言暴力下通过行使自己的诗性话语功能，能够

在多元话语中形成一种参照体系，建立良好的互补

机制。产生语言压力的客观现实与诗人主观的敏

锐感受力使得诗人倍感焦虑，对自身话语“丢失”、

“死亡”的恐惧，促进了诗人诗性思维得以敞开，为

诗人建构新话语方式提供了根本动力。

一方面自觉抵制主流意识形态下的公共话语

——包括流行话语、权利话语、消费话语、知识话语

等的同化、制约与熏染，区别于被传统的、时下的标

准化所桎梏束缚甚至加压变形的话语诉说方式，颠

覆现代汉语整体统一言说功能的同时，丰富了新的

话语方式，开辟了一条相对自由的话语途径。“当我

们初生的日子/雪下得神神秘秘/母亲躺在松软的

土地上/我们第一次用自己/纯稚的足迹/以鲜血的

形式/为我们的土地文身//当我们死去的日子/阳光

哗哗啦啦地普照/母亲躺在我们脚下成为道路/我

们第一次用自己/硬朗的身骨/以烈火的形式/为我

们自己的土地文身”（《文身》）话语独立新鲜，诗性

感受力敏锐，对于大自然直接接触的感受真实、敏

锐、丰富，是诗性思维必不可少的条件。雪，神神秘

秘；土地，松软；阳光，哗哗啦啦；敏锐细察，真实直

观，立体生动。不止如此，对于历史即生存感受得

更是通彻透悟的，从生到死，不过是给了土地两次

“文身”，母亲躺在我们脚下成为道路，我们已将成

为后人的道路，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历史感瞬

间呈现。

另一方面，面对语言暴力，诗人反复借用巫师

咒语的形式，试图一次“规模”地叛逆与回归，如毕

摩诵经，巫师巫唱等特定性民族话语等。可正是这

些特殊话语构成了诗人与规训话语有所抗衡的基

础。没有了这个基础，建构新话语的大厦就无从谈

起。运神于思，思入诗，自话语权在大脑中形成始，

就带有超验性的色彩，在非特定人群眼中这种超验

性、神秘性显得尤为突出。如诗中出现大量的毕摩

的巫唱、苏尼的祭词等，甚至近作直接以《神巫的祝

咒》命名。“巫师在语言的石级上/轻捷而沉重地爬

行/……/生与死的毡叶从此处切开/流出鬼怪与神灵

的混血/全被眼前瘫软的禽兽吸食/只有一根柔韧的

青柳/成为长在禽兽身上的绿竹”（《巫 唱》）这也可

以看做诗人特殊的方言，构成了作品的内核，同时

又是贯穿一切话语的基石。因为任何话语相对于

其它话语，都具“方言性”。“诗歌需要一种对生命世

界的灵性把握能力，而要想获得这种能力，需要诗

人具备一种还原思维和对世间事物的穿透力去触

摸生命世界的物质本质与精神本质，或以还原或以

去蔽的方式去努力揭穿人类文化或事物表象对诗

意的遮蔽与障碍。”[8]方言对于主体的生长如同大地

之于草木，它给予特定区域的生长者土壤、气息，从

而与主体形成同肌理、共呼吸的亲密关系，是特定

区域的标志和象征，它使得使用者对特定区域有着

极强的生命感悟力，也为“对生命世界的灵性把握”

的能力形成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二）实质：敬畏与超越

寻求新的话语方式，把捉诗性的话语权，是一

种对语言基本的敬畏精神，“诗歌是神圣的，要区别

诗与非诗的界限，”[9]，这显然不能等同于当下诗歌

泛滥写作中刻意扭曲追求新奇语言形式的做法，如

韩东所推崇乌青的《对白云的赞美》，也许暂时性的

词语离间和机械的叠加、重复会带来一定的注视，

但稍纵即逝。一味追求，就会造成哗众取宠之嫌，

其实也是作诗者诗性思维的贫乏与枯竭的表现，诗

性话语在他们手中只是毫无生气的工具、傀儡，可

以随意的拼贴、解构，失去了对语言的基本敬畏，被

逐出诗性的殿堂就不可避免了。

童心也许最能表现对万物的敬畏之心，万物有

灵、万物平等、众法自然，诗性主体需要召唤、建构

童话与神话来为自我存在铺上逻辑的大道。据初

步统计《阿库乌雾诗歌选》中，71处与“梦”、120处

与“神”有关，其他占比例较大的有320处“人”、94处

“血”、115处“木”、183“天”、217处“地”、71处“土”、

71处“山”、72处“水”、95处“火”。

阿库乌雾通过神巫之辞如《神谕》、《神弓》、《巫

唱》、《神巫的诅咒》呈现梦幻之思表达对天地神人、

自然的敬畏，从而实现天地神人的聚集，构成了人

类的生存基础。天、地、人、山、水、木、火、土等基本

元素的反复出现，体现了诗人在为自我提供养分的

大自然面前，有着真切的虔诚态度与感恩精神，通

过建构特殊的审美性精神形式，来实现民族性的超

越，让人成为人本身，物成为物本身。

同样在《阿库乌雾诗歌选》中，“彝人”只出现了

23次，“民族”15次，包括彝族图腾“鹰”也只出现17

次、“岩羊”2次、“羊”27次，这些极具特定民族话语

的意象相较其它普遍性意象的运用而言，就少的

多。这说明在阿库乌雾诗歌世界里，更多意象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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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极具普遍性，而不是特定的民族性，他不是在进

行简单的民族特色话语维护，而是在特定民族话语

中进行汲取、转换、超越，来呈现带有“方言性”的话

语，从而实现新话语的建构，表明了对语言本身的

敬畏。这里，特定民族话语是基点，更是桥梁。

三 玉石共“属”：对当代汉语发展的警示
福柯认为，“现代主体性意味着现代人在整个

社会法规体系中的归并化和‘标准化’；人的主体化

过程导致了人的主体性自身的真正消失。所谓‘主

体化’和‘主体性’，并不是人本身的自然本性的直

接生存表现形态，而是现代社会制度所需要的标准

化过程的历史结果。”[10]

在现代性的归并之下，“第一母语”[11]（即彝语等

少数民族语言）时刻被“第二母语”[12]（即汉语）压榨、

挤逼，正面临着丧失话语诉说基本功能甚至濒危的

危险。“由于高度统一的国家意志制约的必然性，导

致了各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精神遗产正在或行将

被全部转写成汉语文献。……这种文化奇观现象

在增进各民族文化间交流互渗的同时预告了各民

族‘母语叙述’与‘母语文化’的终结。”[13]同时又与现

代汉语一道经受着工业话语、消费话语的侵占、同

化与归并，在这种双重规训下，诗性思维话语功能

的追寻与建构也就显得既迫切又艰难，诗人需要突

破“标准化”下的”标准化”，通过寻找自我的话语权

来维系诗性思维生存，进而维系主体的生存，这与

固守“第一母语”而进行鱼死网破式徒劳挣扎的

“民族主义”者有着根本的不同，阿库乌雾的努力可

以为当代汉语生存体系树立一个明确的参照坐标，

用“第一母语“的遭遇来昭示汉语的命运发展。

在“式微”、“濒危”成为少数民族话语的代名词

的同时，表面上强大无比的汉语也不是高枕无忧，

话语贫乏、单调、高度规训化、标准化、甚至局部失

语的潜在威胁轰轰而至，生存主体面对语言本身的

无力，不自觉或甘愿成为了某种特定话语的奴隶，

集体性的失语症侯不断加剧，将会导致话语功能的

全面丧失。最为危险的是在当下的语境中汉语表

现出来的症状似乎还不严重，得不到应有的关注与

警惕，这一点显然比少数民族语言的遭遇更为可

悲。正因为汉语体系本身的庞大与“使用者”的自

我优越或毫不经意，汉语被公共话语、权利话语、消

费话语、工业话语等全球“发展”、“标准”话语的急

剧规训、倾轧、解构，其失语症侯的隐患也就更大更

危险。在双重甚至多重语言暴力下，目睹了少数民

族语言的遭遇进而意识到“暴力”的存在，阿库乌雾

通过诗性思维的敞开来获得自身话语权，就不应该

简单地被臆断为对彝语的固守、传承而努力，而应

该被视为极具代表性的个案，一个有“基点”意义的

“临床实验”，从而实现民族的超越、语言的超越。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做一个不甚贴切的比

喻，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第一母语”是石、汉语是

玉。石与玉休戚与共，在当下工业化、标准化的规

训之下，所谓玉石俱焚，也许有点夸张，但并不是毫

无征兆，如彝族等少数民族语言的濒危，话语权的

缺失，也正是汉语走向单一、标准化、规范化，甚至

局部失语的前兆。所谓“和而不同则兴，同而不和

则亡”，求同存异，在话语与话语之间，更是如此。

阿库乌雾倾力诉求、呼吁一种话语权，并不单因为

他对彝汉双语的娴熟驾驭而有“能”，更是由于自身

的处境与诗性思维的驱使而不得不“能”，他敏锐地

体会到了双重甚至多重话语暴力下压抑规训导致

“失语”的痛苦。“一种语言的叙述方式、抒写形态的

被颠覆，意味着这个民族的思维模式、价值取向、生

存方式、精神实质的全面变迁。”[14]，他以“第一母语”

为直接血液来建构、寻求新的话语方式，进行一次

诗性召唤，把捉话语诉说功能权，显然是要为当下

话语，特别是汉语做一个警示。

语言本质上的归一似乎更能够印证这一点，不

可忽略的重大事实是，所有玉的本质都是石，阿库

乌雾的“诗歌是世界语”论断一出，在“话语”与“话

语”之间的契合点就已显现。语言肩负着去蔽的使

命，为了还澄明之境给生存主体，需要规范主体的

交往，不得不对归一的语言进行“准客观”的划分

（如英语、汉语、彝语、藏语……），但诗性思维一出

场，四分五裂的话语刹那聚集。诗歌，作为一种生

成性极强的语言文本，能够及时地粘合话语之间、

语言与生存主体之间的罅漏。所有的话语都是世

界语，语言不再是被孤立、悬置的工具、符号，而是

“存在”在“此在”中的一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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